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姨多鹤>>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小姨多鹤>>

13位ISBN编号：9787506352550

10位ISBN编号：7506352559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时间：作家

作者：严歌苓

页数：321

字数：25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姨多鹤>>

前言

序： 中国人来啦！
 狼烟不止一处。
三面环绕的山坡上都陆续升起狼烟。
随着天际线由黄而红，再成绛紫，一柱柱狼烟黑了，下端的火光亮了起来， 越来越亮。
天终于黑尽。
火光里传出“呕呕呕”的吼声。
村子里处是女人们急促的木屐声。
她们佝着腰蜷着腿跑得飞快， 边跑边叫喊：“中国人来啦！
”自从那种叫原子弹的东西把广岛和长崎夷为平地，中国人就常常来打一阵枪或扔几颗炸弹。
 女人们很快就习惯佝腰蜷腿地跑步。
最后一次满洲招兵，四十五以下的老小伙子们也全走了，眼下剩的村民中，绝大多数是女人。
女人们把自己家的孩子召唤回家，十五六岁的少年们已经在护村墙的射击口各就各位。
护村墙有半米厚，上下两排射击口，绕村子一周。
六个日本村子都有护村墙，是他们从日本刚来的时候筑的，那时都认为本部首长多此一举：中国人见
了日本人能躲就躲， 躲不过去就鞠躬让道。
 这些天不一样了，代浪村的人们叫喊“中国人来了！
”就像不久前全中国的中国人叫喊“日本人来了！
”一样凄厉。
三天前，六个日本村子的村民集合起来，向满洲最北边的小火车站开拔。
那个站叫盐屯，在满洲最北端，是他们从日本来满洲时下车的地方。
他们打算在盐屯搭乘最后一班开往韩国釜山的火车。
然后他们会乘上回日本的船，顺着他们多年前的西进渡满路线回去。
 六个村子加起来，三千多口人，不少人把牲口也带上了， 给腿脚不灵的老人和不耐劳累的孩子们骑
坐，或者拖拉行李。
在盐屯站等了一夜一天，等来了的却是本部的电报，让村民们立刻退回村里，因为大批苏联坦克已经
过了中苏边境，也许会跟他们迎头撞上。
代浪村的铃木医生跳上火车， 叫村民们别听本部的，前进和后退都是赌博， 真正的日本人应该选择
前进。
火车空空地开动了，一个空空的窗口，伸出铃木医生不甘心的脸， 还在叫喊：“跳上来吧！
笨蛋！
⋯⋯” 狼烟弥漫过来， 低低地压在村子上空，给秋后骤冷的空气凝成一股浓烈的辛辣。
火光渐渐繁衍成无数火把，漫山遍野，全中国的人都来了似的。
吼声远比枪声吓人：“呕！
⋯..呕！
呕！
⋯⋯”一个趴在射击口少年先开了一枪。
所有少年们都朝火把开起枪来。
他们闭着眼咬着牙，朝密密麻麻的火点子开枪。
 那些火点子其实还在几里路之外。
火把越来越多，一团火光刹时就能繁衍出一群火把。
火把却不靠近，吼声也始终远远的， 如同天边滚动的闷雷。
村民们被村长召集到村神社前的空地上。
看来不撤也得撤了。
天就要亮了。
远处的小火车“呜”了一声， 或许又载来几十车皮的苏联大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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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长的紧急通知说不背行李，只背孩子。
谁也不打听，撤离满洲国怎么可以不带行李。
他们的村长不该是疏忽这样重要细节的人。
这样的大撤离沿途一定会有食宿安排。
女人们的脸上都有一种终于熬出头的安详。
 多年前他们从祖国日本来的时候，旗号是“垦荒开拓团”，那时谁也不知道舒展无垠的田野是他们的
政府从中国人手里夺的。
现在中国人的大清算开始了。
前几天集市上死了个崎户村的村民。
死得很难看，头发、鼻子、耳朵都不见了。
 五十一岁的村长站在十多个元老前面，沉默地等待木屐声响停下。
他说不要相互打听，也不要小声议论。
人们照办了。
他又说，站得近些。
再近些。
人群秩序地动了动，很快成了个方阵。
婴儿们都在母亲怀里或背上睡着了，大一点的儿童靠在大人身上打盹。
村长的声音低低的， 透着抽一夜纸烟的干涩。
他说决定是他们共同投票的结果：他和活着全体元老。
一切必须在天亮前结束。
村长不是善于言辞的人，想不出话来说的时候就给人们一再鞠躬。
他吃力地表达了他的意思：大日本国人是太阳的臣民，战败的奇耻大辱远比死亡更加痛切。
他又说苏联大兵昨晚在附近一个日本村子里毙了三四个日本男人，轮奸了十几个日本女人，抢得一颗
粮食、一只家畜不剩，比匪盗还匪盗， 比畜牲还畜牲。
再看看这些山上的狼烟吧！
没有退路了！
中国人时刻会冲下来！
用中国人的话说，他们现在的处境就是“十面埋伏”、“四面楚歌”。
这时站在最后面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往一棵山毛榉后面一闪， 然后她缩起身子飞快往村里跑去。
女孩突然发现她的耳环不在耳朵上。
耳环是金的，是她从母亲首饰盒里偷偷拿的，只为了爱美和好奇。
崎户村是女孩母亲的娘家，女孩的家在铁道那边的代浪村。
十天前，世道刚开始乱，母亲叫她来崎户照顾有中风后遗症的外祖父。
 一个深夜，行走不便的外祖父却走失了。
外祖父的尸体是村里的狗们发现的，大半个身体在河水里， 一双脚卡在河滩地石头缝里。
外祖母没怎么哭，有这样以死来体谅她的丈夫，她很知福。
找到耳环之后，女孩飞着两只赤脚往村神社跑，木屐给她抓在手里。
 女孩错过了情形的急转。
她的身影消失在漆黑凌晨之后，村长代表元老会说，他们替五百十三个村民做了抉择， 就是在听说了
苏联大兵在邻村造的孽之后。
村长说他替大家选择了一条撤离满洲国最尊严、最不痛苦的路线。
 对于女人，是捍卫贞节的唯一路线。
人们开始觉得蹊跷了。
瞌睡得东倒西歪的孩子们也嗅出命运的存心不良，全都抬头看着自己的长辈。
两个女人不自禁握住了彼此的手。
站在最外面的一个女人拉着五六岁的男孩往边上溜了一点，看看，又溜一点。
只有一步就要溜进到春天才栽的那片杨树林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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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长和元老们到底要对他们干什么？
⋯⋯.元老们肃杀地站在村长身后。
村长宣布了他们的决定。
他说，是日本人，就和日本人一块尊严地去死。
元老会想方设法才弄到了足够的子弹。
 人们都惊愕地进入了刹那间的休克。
半晌， 一个迟钝的人说，是一起自杀吗？
为什么？
！
有的女人哭了： 我要等我的丈夫从前线回来啊。
 村长的声音突然一改，变得凶恶，阴毒。
村长说：你们背叛全村吗？
 这时候黑暗已经稀释，每一秒钟天色都浅淡一层。
取了金耳环回来的女孩此刻站在十来步开外。
她正好听到了“自杀”二字。
村长说是好样的日本人，就好样地死去。
他决定由他一个元老下手，给每人一个好死。
那个元老枪法很准，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死成，这次如愿要为国家捐躯了。
就在这个摆放着他们先人灵位的神社前面， 每个人都会体面地倒下，死在自己人的群落里。
女人们开始乱了， 语无伦次地找着借口，不愿意接受“好死”。
任何地方都会有败类，崎户村也不例外：这些女人谢谢村长，请他别领导她去死。
孩子们不完全懂，只明白“好死”不是什么好事，一律张大嘴，直起嗓门， 脸朝天大哭。
枪声响了。
只是一枪。
人们看见村长倒在地上。
什么都是预先安排好的，村长领头做好样的日本人。
村长妻子呜呜地哭起来，嫁给村长之前，她也对着母亲这样呜呜地哭过。
现在她哭着就慢慢躺在了汩汩冒血的丈夫身边， 就像新婚夜哭着躺在婚床上。
她活着的每一天都没想过拧着丈夫的意愿。
女人们都呜呜地哭起来，村长夫人这样给他们做榜样，她们还想往哪逃。
 第二声枪响后，村长夫妇成双归去。
那个七十岁的元老放下冲锋枪，看了看相依而卧的村长两口子。
他们的孩子全死在战场上，现在老两口赶去大团圆了。
接下来是那几个元老。
他们站成一排，背也不驼了， 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嘴里拖出口涎， 却也不减庄重。
老人们很有秩序，一个一个来，如同战败后粮食短缺，排队领饭团子。
几分钟之后，老人们的晚辈们全聚拢到老人们身边，聚成永恒的全家福。
不知为什么人们 渐渐安宁了。
每个家庭都以老人为中心聚拢起来。
孩子们还在懵懂，但感到一种奇特的安全。
安全感使一直在嘶鸣的婴儿们也静下来， 拇指伸到嘴里，头慢慢地扭来扭去。
这时候一个声音在叫喊：“多鹤！
多鹤！
” 叫多鹤的十六岁女孩此刻瞪着一双疯狂的眼睛正看着这一切。
她看见外祖母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所有人在此时唯一的恐怖是没有一具自己的骨血热热地贴着你倒下，再一块冷下去。
女孩多鹤此刻决不要这种天伦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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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一家抱成了团，枪弹都打不开他们。
枪手的样子已经不像人了， 满脸满手的鲜血。
他的枪法很派用场，偶然有叛变集体的人，魂飞魄散地撒腿朝广场外面跑，他的子弹很轻巧地就追上
了他们。
他渐渐有了经验，好歹把人们撂倒，撂倒就好办了。
他的子弹准备得很充分，够他把死亡双份地分发给每个人。
叫多鹤的女孩看见枪手停了下来。
她听见什么异样的声音在很近的地方响着。
她已经辨别不出声响是她的上下牙发出来的。
枪手东张西望了一会，抽出一把插在腰间武士刀。
刚才他的射击成绩不理想的靶子，还需要他用刀反工。
所有的反工也完成了，他看看刀， 又用拇指在刀锋上刮了刮，把它往身边一撂。
刀被热血泡软了。
他坐下来，解下鞋带，将它的一头系在把冲锋枪的扳机上，另一头绑在一块石头上。
他脱下泡透了血足有十斤重的鞋子，袜子也是血红的。
他两只占满血的脚夹住连在扳机上的石头，一个打挺。
“嗒嗒嗒！
”⋯⋯ 过了很多天，叫多鹤的女孩子满脑子都是“嗒嗒嗒”的枪声。
 听了多鹤颠三倒四的叙述，五个村长先后跌坐在收过秋庄稼的地平线上， 跟初升的太阳同一高矮。
坐了十来分钟，代浪村的村长站起来。
四个村长也跟着站起来。
谁都去没拍屁股上的泥土。
他们得进村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帮着合合眼，拽拽衣服， 或许还有一两个需要帮着结束抽动、呻吟、活受罪。
透过树的枝叶看，五百一十三个男女老少像是在野外扎营，一齐睡着了。
土地淤透了血， 成了黑色。
血真是流得阔气，泼溅在树干和树叶上。
有这么一家人，枪子都没有打散，血也流成一股，从两块石头之间的浅槽往稍低的地方涌流。
却过分稠厚，在石头边沿凝结出一颗巨大鲜红的血球，凝而不固，果子冻一般。
多鹤跟在自己的村长身后，血的气味膨胀在她的鼻腔和喉咙口，她快要闷死了。
她本想找到自己的外祖母，但很快放弃了：大部分人都是从背后中弹， 因此全是面朝下倒下的， 她
没有一丝力气和胆量去一个个地翻身辨认。
原先村长们来崎户村时要讨论撤离满洲国路线的，现在明白了崎户村的最终发言。
在附近的日本村庄里，崎户村是头目， 因为他们是第一个从日本迁来满洲开拓的。
这时代浪村的村长突然捂住了多鹤的眼睛。
他面前， 是枪手的尸体。
代浪村的村长和这个两度参加世界大战的老神枪手很熟。
 老神枪手靠在树干上，枪还在他怀里，扳机上拴的石头已经从鞋带上脱落下来。
子弹是从下巴射进去的，这时他那个成了空穴的头颅祭器一般对着天空。
代浪村的村长把自己的外衣脱下，罩在老神枪手残留的半个脑袋上。
看来没有什么让五个村长插手帮忙的。
那就点把火吧。
让苏联人和中国人到了这里不再有什么可糟蹋。
代浪村的村长说话了。
 他说，应该这样： 每个村的枪手务必负责到底，保证在点上火之后再向自己开枪。
村长们应答说，也只能这样；只能依赖枪手的无私了。
确实是个遗憾，枪手最终要把自己的遗体留给中国人或苏联人的脏手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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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谁也没注意叫多鹤的女孩子正悄悄地走开。
一脱离他们的视线，她就狂奔起来，背后跟着好大一蓬头发。
她不是个善跑的女孩子，如此疯狂的奔跑，也去不掉两跨的那点忸怩。
多鹤要跑十多里路，要冒险穿过苏联人出没的铁道，跑回村里去告诉母亲，村长要替大伙当什么样的
家。
 她必须以她不善跑的两腿和村长赛跑，赶在他前面， 告诉她看见的那颗全家人的血凝结的血球，以
及老神枪手对着苍天的大半个颅腔，他七十多年的记忆、智慧、秘密念头白里透红地飞溅在树杆上。
她得告诉村邻们这些，让他们在“好死”之前多一些选择。
就在她看见到铁道桥时，从崎户村方向又传来枪声。
多鹤脚步乱了一下，然后跑得更快。
下了坡，就是铁道桥，已经能看见铁道上停的几节火车皮了。
一节车皮的门口蹲着一个苏联大兵，似乎在刷牙。
多鹤脸上被树枝划出一些口子，此刻被汗水蜇得生疼。
她不能从桥上过河，只有沿着山坡向下游走，找个水浅的地方趟过去。
而往下游去的山坡上一律全是榛子树，又密又野，跟它们一棵棵撕扯，她没有时间也没有体力，万一
她这点水性不够过河呢？
⋯⋯多鹤并不意识到自己在抽泣。
世上竟又这样彻底的无望。
她突然掉转头向另一个方向跑去。
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屯子里，有三个常给她家做活的中国人。
母亲叫其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国汉子“福旦”。
他们和母亲处的不坏，偶然彼此还笑笑。
多鹤可以找福旦送他回家，苏联大兵会把她当成中国人。
苏联大兵们对中国女人手脚会老实些。
多鹤跟母亲来过这个屯子一次，是跟着福旦来看一个草药医生。
可是她一句中国话不会说，怎么能把福旦说动心，掩护她穿过苏联人把守的铁道桥？
 多鹤还没走进屯子就后悔了。
一群中国孩子屯子口玩游戏，见了她便七七八八地停了下来，一齐朝他瞪着眼，面孔铁板。
过去他们见了她也板脸，但眼睛从不朝她看。
一个孩子低声说了句什么。
其他她不懂，但“小日本”三个字是懂的。
她还没想好要不要跑，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已经朝她砸过一块石头来。
接下去石头、土块、牲口粪蛋一阵横扫，她要跑已经来不及了，退路和进路都被截断。
她只得缩成一小团坐在地上，放声嚎哭。
小男子汉们和大男子汉们一样，对于哭泣的女孩都是没办法的。
多鹤一哭，他们觉得她和中国女孩一样可怜而讨厌。
他们围上来，看了一会，一只手上来，轻轻揪起她的一缕日本头发，看看， 也没什么特别， 又放下
了。
又 一只手上来，把她的后领口往下拉了拉，看了看她的日本脊梁，跟中国脊梁没什么区别。
不一会儿，男孩们就被她哭烦了，一声吆喝全跑了。
福旦一见多鹤， 不必听她说任何话，就明白他该做什么：该马上送她回家，绝对不能让邻居看见一个
日本小娘儿出现在自己家里。
福旦给她披了一件自己的烂褂子，又在她脸上抹了一把泥巴， 村里少女过去就这样对付日本大兵的。
福旦穷得使不起牲口，用推车把她推着，从铁道桥上穿过去。
 福旦把多鹤送到家时，多鹤睡着了。
她母亲请福旦把多鹤放在门内的地板上，轻手轻脚地鞠躬，轻声地道了十多声谢谢。
母亲一共会说三四十个中国字，这时都用得超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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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旦走后，母亲又轻手轻脚摘下了多鹤耳朵上的金耳环。
就这样多鹤也没被弄醒。
多鹤醒来的同时就从地上跳了起来：一切都晚了，村长大概已经回来了。
 正午的太阳把四野照耀得很白，多鹤的赤脚踩上去感到地面向后漂去。
母亲提着水桶小跑着往回走，半勾着身子，不给偷袭者行方便。
多鹤顿着脚，怪母亲不叫醒她，现在全晚了。
多鹤带回来的消息立刻就家喻户晓了。
不久，代浪村的人又差几个男孩子把消息送到了另外几个日本开拓团的村子。
代浪村没有什么男人，连老年男人也没有几个，村长一直是全体女人们的当家人。
一旦村长回来，向崎户村村长那样替他们当家， 就什么也来不及了。
消息太突然，他们最快也需要一个钟头才能打点好行装。
别的可以不带，食物总得全部带走， 还有就是每个村分发的自卫步枪，一个村五杆。
无论如何，他们必须赶在村长回来前逃走。
他们承认崎户村人是好样的，但他们可不要村长领着他们也做好样的日本人。
太阳下沉时，五个“大日本满洲开拓团“的村民们集中在代浪村的小学校操场上。
所有人都在提问，又都在向别人做解答。
没有一个人够格给这么大一群人领头。
他们只听说离他们五百多公里的一个城市有一所日本收容所，从那里可以搭上回日本的船。
 这个以女人和孩子为主的群落有三四千人，靠一个中学生的指北针上了路。
牲口被苏联人和中国人抢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是太老的或太幼的。
这些老幼牲口就成了老人们的坐骑。
所有女人们迈着木屐碎步开始了五百多公里的远征。
一个叫阿纹的女人挺着八个月的身孕，从队伍前面跑到后面，再赶到前面，缠着每一人打听她的丈夫
桐下太郎和儿子。
所有人都累得懒得开口， 只是摇头。
多鹤背着一袋饭团子，摇摇晃晃跟在母亲身后。
母亲背上背着四岁的妹妹，手上扯着八岁的弟弟。
多鹤摇摇晃晃地得意自己今天的成功，到底还是赢了一场和村长的赛跑。
她甚至没有去猜疑，村长们处理崎户村村民的后事怎么需要大半天功夫。
她已经把早晨在铁道附近听到的一阵枪响忘得精光。
枪响发自一伙中国人游击队员。
这是一种性质难定的民间武装，好事坏事都干，抗日、剿匪、反共，取决于谁碍了他们的事， 也取决
于他们能占谁的上风。
他们正打算进崎户村找点什么： 找到冤报冤， 找着仇报仇，找着便宜占便宜，却遇上了五个撤离到
村口的日本村长，就开抢提前成全了他们。
人们怀念起村长们的好处是在出发后的第三个小时。
那时暮色四合，三千人的队伍离开了大路，走上一辆大车宽的土路， 队伍变得又长又松散，母亲们不
断恳求队伍停下来，让她们哄一哄实在走不动的孩子们。
 总有女人对自己赖在路边的孩子说：村长来了，还不快些起来！
她们想，要是村长在场，也许他能让孩子们用磨得血肉模糊的双脚从地上站来。
就在这时，路两边的高粱地里响起枪来。
首先倒下的是骑在牲口上的两个老人。
然后几个顺着路往回跑的女人也中了弹。
 孩子们挺着肚皮大哭，有个老人还算明白， 叫喊道：都趴下， 别动！
人们趴下来，而叫喊的老人已经中弹了。
他们带来的枪还没来得及压子弹，仗已经打完了。
等到队伍重整时，人们发现少了三十多个旅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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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带刨坑的工具，死者的家属们从尸体上割下一撮头发，把尸体放在路边的沟里，盖上一件像
样的衣裳， 就继续赶路了。
 袭击每天发生。
人们都很习惯死人了，都顾不上哭， 只是默默地把死去的人背上背的食物解下来。
人们也习惯尊重伤号的意愿，用最快捷、俭省的方法处死他们。
也有不愿意被处死的。
阿纹就是一个。
多鹤看见她的时候，她枕着一块土疙瘩，铺的盖的都是自己的血。
从她肚子里出来的婴儿也躺在血里，已经走完了他几分钟长的一生。
 她挥动着满是血污的手掌，给每个路过她的人喊“加油！
”她自以为在笑，事实上是不断龇牙咧嘴。
她会对每一个靠近她人说：“别杀我，我一会儿就赶上你们！
我还没找到我儿子和丈夫呢！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实在看不下去，把自己一口袋饭团子和匕首留给了她。
老人们给年轻人省饭团子，省子弹，也给他们省事， 几个人商量好，过河时往水里一扎，一声不响就
没了。
人们摸索出经验，发现枪弹在夜间的命中率比较差，便改为晚间赶路白天宿营。
第五天的晚上，人们起身的时候，发现靠在营地周边宿营的几家全都被刀砍死了。
人们内疚地说，实在太累了，没有听见任何声响。
有人说， 听见了又怎样呢。
多鹤的母亲教会女人们辨认野菜和野果。
 路程拖长了一倍，已经断了粮食。
她告诉女人们，中国人是很难饿死的， 因为他们可以把每一种野草，树叶变成粮食。
她这一手是从中国长工们那里学的。
好在是秋天，找到一片野坚果林可以采够两天的干粮。
 所有母亲都替自己的刚进入青春女儿剪掉了头发，再找来暗色的男孩衣裳给她们换上。
尽管路一天比一天难走，队伍每天减员，他们还是把三百九十公里走到了身后。
一个清早，他们来到一片白桦树林里，准备宿营。
枪声却在白桦林深处响起。
他们现在已经有经验，立刻闪到树后面趴下去。
 孩子们全都在一刹那间被覆盖在了母亲的身体下面。
对方的枪手们很大方，子弹一排排射过来。
反正停战了，弹药不必节省，打着打不着，打得热闹。
打得带劲时，枪手们用俄语欢呼。
 几个刚学会打枪的少年们开始还击。
 他们吃过开枪的甜头：一次碰到袭击，他们还了几枪，袭击者就作罢了。
 但这次他们的还击恰恰是错误， 捅了马蜂窝。
本来不很认真的苏联大兵打仗打出的惯性又上来了。
人们丢下死去的，拖着伤号往后撤。
地势还算有利，他们后面是缓缓的下坡。
撤了一百来米， 俄语呐喊突然从另一端冒出来。
一个包围圈已经合拢。
现在是动也挨子弹静也挨子弹。
少年们胡乱打回去，只发几枪，就把自己的方位明示给对方了。
 很快的，少年们一个个倒了。
火力越来越猛。
把苏联人惹起性子，就得让他们发作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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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哭声他们难道听不见？
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对手只是一群妇人儿童？
 一颗手榴弹在多鹤母亲旁边爆炸了。
 硝烟散开，多鹤已经没了母亲、弟弟和妹妹。
多鹤的爸爸一年前战死在菲律宾。
好在眼下的险境容不得多鹤去想她孤儿的新身份。
她是一边跟着大伙儿突围一边给全家哭丧的。
突围出来，各村的人数相加，只剩了一半。
 从出发到现在，这次的减员占了三分之二。
还有一百多个人受伤，一下子把止血药粉全用完了。
第二天傍晚，人们醒来， 发现 所有伤员都自尽了。
他们在夜里合谋，决定绝不拖累大家，然后悄悄地相互搀扶，走到在五十米以外，自尽的方式五花八
门，但都在一夜之间做了好样的日本人。
又过了一天，队伍几乎在山路上爬行。
他们一再修改路线，选择更偏僻的道路，而这些路线全都穿行在更深的山里。
一连两天没有喝到水的孩子们怎么哄也不动了。
母亲背上的婴儿们不是昏睡， 就是嚎哭。
 已经不再是嚎哭，而是发出垂死野猫那样的号叫。
一颗饭粒都不剩了。
水米未进的母亲们仍是把干得起皱的乳房塞给孩子，塞给吃奶的孩子，也塞给半大的孩子，连那些没
了母亲的孩子， 她们也只有自己一对乳房去关照。
队伍早已无形无状，延绵了三里路长，不断地发现有孩子走失，有大人走死。
 唯一能让孩子脚开步的是一句话是：“马上就到了，到了就可以睡觉了。
” 他们现在的期待不高，只要能让他们歇下脚就很好； 他们早就不信“到了就有水喝有饭吃了。
”这样一个形如枯鬼的队伍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的满洲走着。
满山遍野的秋叶红得火烧火燎。
满洲的秋天很短，早晨他们露营时，四野白霜。
他们就靠野果野菜和坚决到达目的地的信仰滋养着五脏和身心。
走到第十五天时，人数下降到了一千三百。
一个早晨他们和中国民团遭遇了。
他不知不觉走得离一个集镇太近，惊动了驻扎在镇上的三百多号团丁。
团丁门用的全是日本造的好枪好炮，先堵着打，再追着打。
他们跑到了山梁上的松林里，身后枪声才渐渐稀落。
女人们都是身上同时背着、抱着孩子突围的。
多鹤背着一个三岁的女孩，正发高烧， 吐一口气就在她后脖梗上喷一小团火。
女孩的母亲叫千惠子，自己怀里抱一个不足一岁的男孩。
 她不管子弹还会咬上他们，一屁股坐在地上， 嘴角挂着白沫。
另一个女人回来拉她，她两脚勾住一棵树，死命抵抗。
她怀里的孩子尖利地哭喊，她大张的两眼看上去是灵魂出窍后留下的空洞。
就在这时， 她朝怀里哭喊的的孩子俯下身， 旁边的人只看见她两个刀背似的肩胛骨奇怪地耸立了一
会。
 等她直起身，那个孩子就一声不吭了。
 周围的女人们也一声不吭，怕她似的往后退缩，看她放下断了气的孩子，两手慢慢拄着树干把自己拖
起来。
 叫千惠子的女人杀了不足一岁的小儿子之后，又朝多鹤背上背的小女儿扑过来。
多鹤哭喊着：明天再杀她，再让她活一天。
多鹤到底年轻力壮，杀亲骨肉的女屠夫追不上她。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姨多鹤>>

她的大儿子跑到她身后，用树棍打劈头盖脸的打下去。
她开始还躲，还把两个手护在头上，慢慢她撒开手，任十来岁的男孩把她打成一个血人。
杀婴就是这样起的头。
从这个时刻起，队伍里女人们开始把生病的和太小的婴儿们扼死。
出发的时候，发现谁家少了孩子，谁也不去打听。
做母亲总得有得有失，总得保全他们能够保全的孩子。
连兽类、畜类的母亲都有造物主给的这项特权，一旦 嗅到天敌临近，它们无法保全犊子，就宁愿自己
先咬死犊子。
女人们面孔呆滞，眼睛里都有一种静默的歇斯底里。
多鹤始终不让千惠子靠近，睡觉都把病女孩用腰带系在自己胸前。
 第二天早晨，从母亲手里逃生的女孩竟然病愈了。
多鹤把一颗野栗子糊糊喂进她嘴里，告诉女孩， 还有一天的路程， 他们就要到目的地了。
女孩问多鹤，她的脸怎么了。
她告诉女孩，这不是她原来的脸，这是涂了河里的黑泥的面具。
 为什么？
因为躲在黑臭的面具后面，她的真脸蛋别人就看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要穿过一个小城镇，不能把真脸蛋给中国男人或苏联大兵看见。
女孩子告诉多鹤， 她叫佐滕久美 ， 老家在日本上野省畈田县。
这是母亲们督促孩子们在路途上背熟的扼要身世， 一旦她们遭遇到不测，孩子们好沿着这点线追索自
己的血源 。
那是在最终的劫难到来前，两个女孩唯一的一次交谈。
 他们是在深夜启营的。
久美的母亲没有醒来。
人们把把千惠子的一缕头发割下来，系在久美身上， 便出发了。
夜色褪去，另一个白昼翻卷而来。
 这是秋后典型的好天，人们觉得它格外地好， 因为终点站快到了。
齐腰深的蒿草经了霜雪白雪白，一望无际。
人们太累了，还没躺直就已睡熟。
他们睡得死亡般的深沉，上百匹狂奔而来的马都没有惊醒 他们。
连枪声都没有立刻惊醒多鹤。
 她醒的时候，周围躺着的不再是熟识的村邻们， 而是陌生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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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抗战末期日本遗孤、十六岁的少女多鹤被卖到东北某家作为传宗接代“工具”之后几十年的命运故事
。
作者以对中国当代史的深入、精到的把握，以一个跨国作家的宽阔视野，表现了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
的生命歌哭。
这是一部意蕴丰盛迷人、襟怀爽朗阔气的稀世之作，女作家严歌苓因之获奖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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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歌苓
女，1986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1989年赴美留学。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扶桑》《人寰》《雌性的草
地》等。
短篇小说《天浴》《少女小渔》《女房东》等。
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白蛇》《谁家有女初长成》等。
作品被翻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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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台子上搁了十多个麻袋，从轮廓一点看不出里面装的是人是兽。
吆喝的人说要买就论斤两，一角钱买一斤日本婆子，大肉也没这么便宜。
斤两是预先约好的，最重的一个口袋也不过七十斤。
穿黑制服的县保安团派了一个班维持秩序和买卖公道。
小学校操场上从一早就挤满了老乡，不少光棍都是看得起买不起。
七十斤的日本婆也要七块大洋，有七块大洋的光棍，就娶得起中国媳妇了，好好的弄个女鬼子回家干
什么？
清早下了第一场雪，通向安平镇的大道小道已经给踏黑了。
还有人陆续赶到，若是三五成群的小伙子，仗人多势众敢把脸皮一厚，大声问：“买得不合适，保换
不？
”回答一律是：“不换！
”“花那一大把银子，买个不适合的咋办？
”人群会有条嗓门喊：“有啥不适合啊？
灯一黑，全一样！
”或者：“合不合适的，狗皮袜子——反正一样！
”人们就笑。
笑声大了，也挺吓人的：最靠台子边沿的麻袋们蠕动了几下，小了一些。
说是前天保安团跟一伙胡子接上了火，胡子给打死几个，大部分跑了，扔下十多个日本黄花闺女，胡
子们还没来得及受用。
被逮住的一个腿挂彩的胡子招供说，他们这回没有为非作歹，不过是打了千把个逃难的小日本——多
少年前学生们不是说“抗日不分先后”嘛。
胡子们抗日胜利果实是胡子头目兜里半兜子的金首饰，都是从小日本尸首上摘的。
后来他们子弹打光了，就把剩下的八九百小日本放生了。
保安团拿这些十六、七岁的女鬼子不知该怎么发落，她们个个饿得只剩一张皮一副骨架，加上一双张
着无数血口子的脚。
保安团没闲钱余粮养活她们，昨天通知了各村保、甲长，让老乡们买回去，好歹能推推磨。
一条驴也不止七、七十块钱。
保安团的人不耐烦地喊道：买晚了，该买个冻死的回家了！
学校门口的人群动了动，把三个人让进来。
三人里头有一对老夫妇和一个年轻男子。
认识他们的人和旁边的同伴说：“张站长两口子来了！
他家二孩也来了！
”张站长是火车站的站长。
火车站连职工带站警带站长一共就一个人。
小火车是勃利到牡丹江铁路上的一条支线，在安平镇只停靠一分钟。
张站长一身绿制服在一片黑袄子里很出众。
人们知道张站长用火车投机倒把，靠火车停靠的一分钟又是上货又是下货，不时还塞上个把没票的人
，因此他家底不薄，买份量最重的日本婆也不在话下。
站长媳妇矮矮小小地跟在站长身后，不时停下，朝落在五步远的二孩跺跺小脚。
张站长只管这个儿子叫二孩，可谁也没见过他家的大孩。
张站长和二孩妈走到台子下，朝十多个麻袋看看，叫保安团的老总帮个忙。
他们指着中间一个麻袋说：“给这个扶直了，让我看看。
”保安团的班长说：“扶不直，你没看麻袋不够大吗？
”他见二孩妈还要罗嗦，便说：“别耍奸了，你不是就想看看她多高嘛？
告诉你们实话：能够上你家锅台涮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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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日本是倭寇。
倭寇都是倭寇婆下的！
”人群又是笑。
天又开始飘雪花。
人们看见二孩妈跟二孩说了句什么。
二孩把脸一别。
人群里有和二孩 熟识的小伙子，这时吆喝起来：“二孩你不是有媳妇吗？
给咱省着呗！
”二孩对这句话连眼睫毛都不抖一下。
二孩非常沉得住气，不爱听的话全听不见，实在把他惹急了，他也可以很驴。
二孩长了一双骆驼眼睛，对什么都半睁半闭，就是偶然说话，嘴唇也不张开。
这时他扛着宽大的肩膀跟上来，嘴唇不动地说：“挑个口袋好的，回家还能盛粮食。
”张站长坚持要中间的那个口袋。
保安团的班长叮嘱他们不准当众打开口袋，验货私下里验去。
不然一见里头的日本婆子，不管她是俊是丑，都会弄得他们下面的买卖不好做。
七十来块钱，不瘸不瞎就行了，班长数着张站长的大洋时说。
人们闪开一条很宽的道，看着二孩和他父亲把口袋里的日本婆子搁在扁担中间，步子轻松地走出去。
张站长这个头带的很好。
没等他们把口袋装上车，两个口袋又给人从台上拎走了。
等张站长的骡车到家时，十多个日本婆子全卖了出去。
人们不再胡扯取笑：张站长一家子半点胡闹的样子也没有，就是来办一桩正经买卖的。
张站长家的骡车停在小学校对面的驿站，这时骡子已经给喂饱了水和料。
他们把口袋搁平整。
口袋里是个活物肯定没错，虽然它一动不动你是有感觉的。
二孩怕累着骡子，让父母和口袋坐车，自己遛跶着把车赶上路。
雪片稠密起来，一片片也有了份量，直接给一股劲道从天扯到地。
学校到小火车站有三里路，其中有不少是是张家的庄稼地。
秃秃的原野眼看着肥厚雪白起来。
人和车就这样走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的大雪里。
人们后来说那年的雪下得晚，不过是一场好雪，好威猛。
人们对那一年事事都记得清，讲给后人听时把每件事都讲成了征象，因为鬼子投降了。
也因为男鬼子们跑了，剩下了大群孤苦零丁的女鬼子和鬼子孩。
连张家人也觉得这段路走得象个征兆：突然间大雪就把路下没了。
其实大雪帮了所有口袋里的人的忙：人们不忍心台上一个个口袋被大雪覆盖，就匆匆把她们买回了家
。
连此刻盛在张站长家口袋里的人也觉出这场雪的威猛以及这段路的艰辛。
不过她还不知道，这一带的人的父辈们都这样，一辆车、一头牲口从关内来。
那时只要谁活不下去，就往北走。
正如口袋里那个小日本婆的父辈一样：谁活不下去，就往西走，跨过国界，去强占这里人父辈们开垦
的大荒地。
于是，这个被叫作关东或满州的地方，成了他们冤家路窄的相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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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多鹤常常给小环写信。
她总是讲到她的梦。
她梦见自己又在这个家里。
她梦见楼下的那条马路，那大下坡。
她说她常去东京的中国街买菜，那里的菜便宜，那里的人都把她当中国人。
她说大孩张铁去了日本之后，她会把自己现在的小屋让给他住，她去和丫头一家挤一挤，等存了钱再
说。
她说她回日本已经晚了，日本没有她的位置了。
她只但愿孩子们能学会日语，在日本找到位置。
多鹤的信充满“但愿”——不少战后遗孤或遗留的子女向政府请愿，要求得到和日本公民平等的权利
，就职或者享受社会福利。
他们还向社会呼吁，不要歧视被祖国抛弃在异国的遗孤和遗留子女，把他们当成低能者，因为他们的
低能是战争造成的。
多鹤但愿这些请愿成功，丫头两口子就能找到像样的工作了。
多鹤说自己就凑合挣一份清洁工的薪水，但愿她能攒下点钱来。
读多鹤的信是一件吃力的事，但它慢慢成了小环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尤其在大孩张铁也去了日本之
后。
丫头的信很少，张铁从不写信，所以这姐弟俩的生活情形小环只能从多鹤的信中读到。
多鹤的信越来越长，多数是谈她又找到了原先代浪村的谁谁谁，或者谈请愿进行得如何。
一点进展也没有。
所以从中国归国的人成了口本最穷、最受歧视的人。
多鹤还说到一个从中国回国的代浪村乡亲，他的孩子在学校里天天挨揍，因为同学们叫他中国佬。
就像这孩子归国前中国同学叫他日本鬼子一样。
小环意识到多鹤也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常常忘记一些事她上封信已经写过。
多鹤要小环把每天的生活都记下，告诉她，包括她和人怎样吵架。
她说大概走遍全日本也找不到一个像小环这样会吵架、又吵架吵得这么好的人。
她觉得日本人有愤怒有焦虑，却没人把它好好吵出来，所以他们不快乐。
像小环这样会吵得人家哈哈笑的人，一定不会动不动想去杀别人或者杀自己。
虽然多鹤唠里唠叨，但小环愣愣地笑了：多鹤似乎挺懂自己。
其实她已经不怎么吵架了。
她意识到这一生吵吵闹闹多半是为了家里人，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周围的人和事她都马马虎虎对待
，找不着什么事值得她吵。
她连话都说得马马虎虎，因为马虎的话黑子也不马虎着听，照样听得无比认真，以它生满白内障的眼
睛瞪着她。
三个孩子都很好，至少比楼上邻居的孩子们前景要好，这是小环跟人家不再吵闹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我跟你们吵什么呀？
你们有我这么好的三个孩子吗？
知足的人才不吵架呢。
到了张俭去世后的第三年，小环才对自己忍得下心来拆看他的最后一封信。
最后一封信装在一个大牛皮纸袋里，和他的老上海表、一把小银锁、一把家里的钥匙一块寄回来的。
小银锁是婴儿张二孩时期的物件，他一直拴在钥匙上。
钥匙他去日本前忘了给小环，揣在衣兜里带走的。
老手表倒很准，停的时间是张俭心脏停止跳动的时间。
多鹤在信里特意这样告诉小环。
张俭这封信没有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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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近来胃口好了一些，多鹤总是给他做小环曾做的面条、面片、猫耳朵。
他说等他身体恢复后，就去找一份不需要讲日本话的差事，就像丫头的丈夫那种给百货公司擦玻璃窗
的工作，挣了钱之后，接小环来日本，他已经和多鹤谈妥。
他们三个人中缺了谁也不行，打打吵吵一辈子，但都吵闹成一块骨肉了。
他现在住在医院，明天做了手术就能出院了。
小环这才知道，他并不明白自己已经活到了头。
看来多鹤和孩子们一直瞒着他，瞒到他被推上手术台。
张俭的这封信没写完。
他写着写着就靠在摞起的枕头上，想着小环嫁给他时的模样睡了。
小环这样想象着。
他连写一封完整的信的体力和精力也没了。
他一定把这封没写完的信压在褥子下，怕多鹤看见。
他还得在两个女人之间继续玩小心眼儿，就像多年前一样。
孩子们和多鹤瞒他瞒得真好，他一直都相信，他还有不少日子要过，还有不少麻烦要处理，比如他的
两个女人，还有在她们之间玩小心眼的必要。
他一定相信自己从手术刀下走一遭之后，便又是一条好汉，所以他才在信里为小环铺排出那样长远的
未来。
信没写完，他对小环的歉意却一望而知。
她对黑子笑笑说：“咱心领了，啊？
”邻居们每天还是看见朱小环拎着装缝纫机头的箱子，从楼下的大下坡往居委会楼下走。
她把那三角形的楼梯间租下来了，缝纫机架子就搁在那里。
但她怕缝纫机被偷，每天固执地把它拎来拎去。
黑子又老又瞎，却前前后后颠着屁股跟随着她。
黑子时常会飞似的蹿下大下坡，根本就不用视力冲到拐弯处。
小环知道那是邮递员来了。
假如二孩张钢有信来，邮递员就会让黑子叼着信冲上坡，交给小环。
黑子常常扑空。
但它从来不气馁，总是热情洋溢地扑下坡，对着邮递员瞪着它灰白无光的两只眼睛，嘴叉子从一个耳
朵咧到另一个耳朵，摆出它那狗类的喜悦笑脸。
二孩被调到了西南，在那里娶了媳妇生了孩子。
他有空总是给母亲小环写信，而这天却没有他的信。
黑子朝着邮递员的笑脸却始终不挪开，直到邮递员骑车上了坡，它还站在原地，摇着尾巴。
小环只好安慰它了：“黑子，明天就有信了，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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